《初期大乘》第十章，第六節

第六節、般若法義略論

第一項、菩薩行位

（p.704～p.715）
一、「般若法門」中菩薩行位的轉變
菩薩修行的行位次第，上面曾說到：
（一）「下品般若」的菩薩行位尚在「十住」的成立過程中
1、般若法門最初的菩薩行位─三位說
◎「下品般若」的菩薩位，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阿毘跋致」、「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三位說。

◎「中品般若」「後分」，也說到：「初發意」、「入法位」、「向佛道」
，及「初發意」、「阿毘跋致」、「後身」。

◎梵本《八千頌般若》，也立此三位。

※發心菩薩、不退菩薩、最後身菩薩，是般若法門最初所發見的菩薩行位。
2、「下品般若」二類四位說綜合成五位說
◎「下品般若」中，有二類不同的四位說。
一、「初發心」、「行六波羅蜜」、「阿毘跋致」、「一生補處」（或作「阿惟顏」）
。
二、「學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如說行」、「隨學般若波羅蜜」、「阿毘跋致」
。
◎這二類不同的四位說，如綜合起來，就有五位：
1、初發心
2、如說行
3、隨學般若（即六）波羅蜜（或作「修習般若相應行」）
4、阿毘跋致
5、一生補處（阿惟顏）
3、「下品般若」的菩薩行位類似「十住」說
「下品般若」的菩薩行位，與初期大乘經所通用的「十住」說，非常類似。

（1）總標十住
「十住」是：發心住、治地（初業）住、（修行）應行住、生貴住、方便具足住、正心住、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灌頂住。
（2）從生貴住到灌頂住，以王子比擬菩薩
◎《阿含經》中，多以輪王比擬佛，「十住」就是以王子來比擬菩薩的。
明白可見的，
☉如「生貴」是誕生王家；
☉「方便具足」是少年的學習書與伎術；
☉（「不退」是成年）；
☉「童真」是成年而還沒有結婚的童真階段；
☉「王子」是登上王太子位，成為王國繼承人；
☉「灌頂」是依印度習俗，經灌頂儀式，舉行登位典禮；典禮終了，就是國王了。
※這比擬從「生貴住」的「生在佛家，種姓清淨」，到經「灌頂住」而成佛。

（3）部分與十住說的對照
◎「下品般若」的菩薩行位，是與「十住」說相近的。
☉如初發心，是「發心住」。
☉如說行，與阿闍浮菩薩的地位相當，或譯作「新學」、「初業」，原文adikarmika，是發趣修學般若（或「六」）波羅蜜者
；是十住第二「治地」住。
☉「隨學般若」，或譯作「修習般若相應行」，與第三「應行」住合。
☉阿毘跋致，是第七「不退」住。
☉「一生補處」，「漢譯本」、「放光本」，作「阿惟顏」
，是「灌頂」住。
4、結：下品般若集成時，十地住說尚在形成
◎「唐譯四分本」、「五分本」，說到「從一菩薩地，趣一菩薩地」
；「安住菩薩初地乃至十地」
。但古譯本，都沒有這從一地到一地的思想。
※「下品般若」集成時，十地住說，在形成過程中，還沒有完成。依據「下品般若」，是可以這樣論定的。
【表1】
	菩薩修行的行位次第
	三位說
	「下品」
	發無上菩提心
	
	
	阿鞞跋致
	疾得無上菩提

	
	
	「中品‧後分」
	初發意
	
	
	入法位
	向佛道

	
	
	
	初發意
	
	
	阿毘跋致
	後身

	
	
	八千頌般若
	Prathamayāna samprasthita-b.
	
	
	Avinivartanīya-b.
	Ekajātipratibaddha-b.

	
	四位說
	「下品」
	初發心
	
	行六波羅蜜
	阿毘跋致
	一生補處

	
	
	
	學無上菩提心
	如說行
（新學）
	隨學般若波羅蜜
	阿毘跋致
	

	
	
	對應十住
	發心住
	治地住
	應行住
	不退住
	灌頂住


（二）「中品般若」立無名的「十地」行法，是「十住」說
1、「中品般若」的十地說
（1）〈發趣品〉沒有名字的十地
「中品般若」的〈發趣品〉，說到「從一地至一地」，敘述從初地到十地的行法，但沒有說一一地的名字。
（2）三乘共十地
◎末了，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259c）說：
「菩薩摩訶薩，住是十地中，以方便力故，行六波羅蜜，行四念處乃至十八不共法，過乾慧地、性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薩地；過是九地，住於佛地」。
◎「乾慧地」……「佛地」，被稱為「三乘共十地」，是綜合三乘聖賢的行證為十地的。菩薩的十地修行，能超過二乘地，能經歷「菩薩地」，而住於究竟的「佛地」。
◎那末「乾慧」等十地，當然不是菩薩發趣大乘，所經歷的菩薩行位。
2、與「十住」說相符合
這樣，「中品般若」所說的十地，到底是「發心」等十住，還是「歡喜」等十地？ 

（1）十住與十地可能淵源於「住地」而產生混淆
◎有一點是先要注意的！依後代，「十住」（deśavihār）與「十地」（deśabhūmi）的梵語不同，是不會含混不明的。
◎但在菩薩行位發展之初，「十住」與「十地」，可能淵源於同一原語──可能是「住地」。
☉如「十住」，或譯作「十住地」，「十地住」；十地，羅什還譯作「十住」。
☉「中品般若」的「十地」，「光讚本」譯作「十道地」，又說「第一住」、「第二住」等
。
◎住與地的不分明，困擾了古代的中國佛教。到《仁王護國般若經》，才給以分別：「入理般若名為住，住生德行名為地」
。
※所以「中品般若」所說的，沒有名字的「十地」說，是「十住」還是「十地」，應作審慎的思擇！
（2）中品般若的「十地」實為「十住」說
「中品般若」的「十地」，實為「十住」說。
A、《十住斷結經》十住也名為十地
◎竺佛念所譯的《十住斷結經》，前四卷是十住說，也名為十地，如說：「十住菩薩於十地中而淨其行」
。十住的名字，該經雖譯得不完備，然如：

1.「生貴菩薩於四住中而淨其地」。
2.「阿毘婆帝（不退）菩薩於七住地而淨其行」。
3.「童真所修……第八菩薩之道」。
※「生貴」、「不退」、「童真」，名稱與次第，顯然的與「十住」說相合。

B、「中品般若」與《十住斷結經》對照
《十住斷結經》所說的十住行法，與「中品般若」所說的十地行，內容也大體是一致的，試對列前三地如下：
（A）般若經前三地
◎《般若經》：
☉初地行十事：深心堅固‧於一切眾生等心‧布施‧親近善知識‧求法‧常出家‧愛樂佛身‧演出法教‧破憍慢‧實語
☉二地念八法：戒清淨‧知恩報恩‧住忍辱力‧受歡喜‧不捨一切眾生‧入大悲心‧信師恭敬諮受‧勤求諸波羅蜜
☉三地行五法：多學問無厭足‧淨法施不自高‧淨佛國土不自高‧受世間無量懃苦不以為厭‧住慚愧處

（B）十住斷結經前三住
◎《十住斷結經》：
☉初住：發心建立志願‧普及眾生‧施‧與善者周接‧說法‧出家‧求佛成道‧分流法教‧滅貢高‧諦語

☉二住：念淨其戒‧識其恩重‧勤行忍辱‧常懷喜悅‧行大慈悲‧孝順師長‧篤信三寶‧崇習妙慧

☉三住：多學問義無厭足‧分流法施謙下於人‧修治國土亦不貢高‧初發心行者令無有斷‧觀諸眾生說喜悅法

（C）結：「中品般若」屬於「十住」說
※「中品般若」的「十地」說，與《十住斷結經》「十住」的內容相同，可見「中品般若」是屬於「十住」說的。
3、繼承「下品般若」發展而來
◎又如「中品般若」，除了繼承「下品般若」所傳的十住名目──發心、初業、相應、不退、灌頂，還說到「童真」與「法王子」。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說：
1.「欲生菩薩家，欲得童真地，欲得不離諸佛，當學般若波羅蜜」！
2.「菩薩住法王子地，滿足諸願，常不離諸佛」。
◎「童真地」（kumārabhūmi）以前，說「生菩薩家」，也就是生在佛家（buddhakula），與十住的第四「生貴住」相當。

◎「童真地」以下的「不離諸佛」，依上面所引的經文，就是「法王子住」（yauvarājya）。
※「童真」與「王子」，都是十住的名目。
【表2】
	下品般若
	中品般若
	十住說

	ˇ
	ˇ
	發心住

	ˇ
	ˇ
	治地（初業）住

	ˇ
	ˇ
	（修行）應行住

	－
	生菩薩家
	生貴住

	－
	－
	方便具足住

	－
	－
	正心住

	ˇ
	ˇ
	不退住

	－
	○
	童真住

	－
	○
	法王子住

	ˇ
	ˇ
	灌頂住


ˇ：表下品已有　○：中品才提到
4、小結
「中品般若」的「十地」說，是繼承「下品般若」發展而來；與「十住」說相符合，是確實而不容懷疑的！
（三）「上品般若」以極喜地等為十地，「十住」的古義漸隱沒了
「中品般若」的「十地」說，經文只泛說「初地」、「二地」等，沒有明說十地的名目。
1、唐譯初分本已明確有極喜地等十地，故「中品般若」的十地被解說為極喜等十地
但「唐譯初分本」──「上品般若」卻明確說出：「住初極喜地時，應善修治如是十種勝業」；「住第二離垢地時，應於八法思惟修習，速令圓滿」。

一地一地都說出了名字，於是《般若經》的菩薩行位，被解說為：極喜地、離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行地、不動地、善慧地、法雲地，與《十地經》所說的十地一樣了。
2、二類十地已改為「極喜等十地」與「三乘共十地」
（1）唐譯本列出二類十地的情形
◎「上品般若」到處列舉極喜等十地，淨觀（「乾慧」的異譯）等十地──二類十地
；「唐譯三分本」，是與「初分本」相同的
。
◎「唐譯二分本」，雖也偶有二類十地的敘列
，或但說極喜等十地
，次數不如「初分本」、「三分本」那麼多。
（2）「中品般若」的古譯本沒有二類十地的敘列
◎然在「中品般若」的古譯本，沒有二類十地的敘列，也沒有極喜地等名字。龍樹（Nāgārjuna）《大智度論》所依據的二萬二千頌本，也沒有說到。
（3）龍樹確信歡喜等十地為「但菩薩十地」，「十住說」的古義逐漸被忽略
◎所以，這是「上品般若」集成時，《十地經》已成立流傳，也就取「極喜等十地」解說「沒有名目的十地」。
◎「中品般若」的「唐譯二分本」、「三分本」，有二類十地與極喜等名字，是受了「上品般若」不等程度的影響。從此但見極喜等二類十地說
，而實屬於「十住」說的古義，卻被忽略了！
◎龍樹《大智度論》這樣說：

「此中是何等十地？答曰：地有二種：一者但菩薩地，二者共地。共地者，所謂乾慧地乃至佛地。但菩薩地者，歡喜地、離垢地、有光地、增曜地、難勝地、現在地、深入地、不動地、善相地、法雲地，此地相如十地經中廣說」。
「當知（十地）如佛者，菩薩坐如是樹下，入第十地，名為法雲地。……十方諸佛慶其功勳，皆放眉間光，從菩薩頂入」。
龍樹依「中品般若」造論，而解說十地，卻是依據「上品般若」的，所以說「如十地經廣說」。解說第十地時，指為「法雲地」，並以《十地經》「法雲地」的內容來解說。
※《般若經》的十地，龍樹是確信為歡喜等十地的。

（四）總結
◎總之，「下品般若」的菩薩行位，還在「十住」的成立過程中。

◎「中品般若」成立「十地」行法，是「十住」說，但沒有一一的敘列名字。
◎到「上品般若」，以十地為極喜等十地，於是菩薩行位的般若古義，漸隱沒而不明了！
二、「中品般若」三乘共十地說的意義
（一）共十地是部派佛教的行位而被組入《般若經》
◎「中品般若」敘述了沒有名字的「十地」，又舉乾慧地、性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薩地、佛地。稱為「共地」的十地，是從阿毘達磨者敘述修證者而來的
。
☉《舍利弗阿毘曇論》與《人施設論》，立「種性人」。

☉《論事》有「第八人」。

☉見（諦）地、薄地、離欲地，是妙音（Ghoṣa）、迦旃延尼子（kātyāyanīputra）所說過的。

☉《毘尼母經》說到：白骨觀地（白業觀）、性地、八人地、見諦地、薄地、離欲地、已作地，及無師自覺、成就六度（菩薩）。

○後二者雖沒有稱為地，然與《般若經》的共十地相合。
○「乾慧地」，或譯「淨觀地」（śukla-vidarśanā-bhūmi），《毘尼母經》作「白業觀」、「白骨觀」，是修不淨觀而得白骨淨觀。
※共十地是部派佛教的行位，而被組入《般若經》的。
【表3】
	「中品般若」
	《舍利弗阿毘曇論》、《人施設論》
	《論事》
	妙音三地
	迦多衍尼子五地
	毘尼母經六地

	
	
	
	
	
	卷1
	卷8

	乾慧地
	1.凡夫人
	－
	
	1.修行地
	1.白業觀
	1.白骨觀地

	性地
	3.性人
	－
	
	
	(2)種性地
	2.性地

	八人地
	8.趣須陀洹果證人
	第八人
	
	2.見地
	3.第八地
	3.八人地

	見地
	9.須陀洹人
	－
	
	
	4.見諦地
	

	薄地
	11.斯陀含人
	－
	1.薄地
	3.薄地
	5.薄地
	4.薄地

	離欲地
	13.阿那含人
	－
	2.離欲地
	4.離欲地
	6.離欲地
	5.離欲地

	已作地
	15.阿羅漢人
	－
	3.無學地
	5.無學地
	7.已作地
	6.已作地

	辟支佛地
	6.緣覺人
	－
	
	
	(8)無師獨覺
	

	菩薩地
	5.菩薩人
	－
	
	
	(9)成就六度
	

	佛地
	7.正覺人
	－
	
	
	
	


※表格根據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p.399繪製，標示網底乃為導師所說者。
（二）龍樹論對共十地之二種解釋：「超勝、含容二乘」；貫攝部派佛教
1、「三乘共十地」的詮解
（1）依《大智度論》的闡釋
依《大智度論》，共十地可作二種解釋：
A、合於「上品般若」的四地說
一、從「乾慧地」到「已作地」，是聲聞；及辟支佛、菩薩、佛，就合於「上品般若」的聲聞地、辟支佛地、菩薩地、如來地──四地說。

B、解說菩薩修行成佛的過程
二、從「乾慧地」到「已作地」，也可用來解說菩薩修行成佛的過程
。
（2）導師抉擇依《般若經》文應以四地說為主
◎依《般若經》文，共十地應以四地說為主，表示了菩薩的勝過二乘。如經上
說：
1.「性法乃至辟支佛法；初地乃至十地；一切智、道種智、一切種智」。
2.「須陀洹法至羅漢法；十住；道法、薩云若」。
3.「種性諸法，阿羅漢法，辟支佛法；怛薩阿竭、菩薩法；十住事法；薩芸若慧及諸道慧」。
◎「唐譯本」約二類十地說，（3.）「光讚本」近於「唐譯本」。
◎依「放光本」及「大品本」，「十地」或說「十住」，正與共十地中的「菩薩地」相當；所以共十地中的「菩薩地」，就是《般若經》中沒有名字的十地（十住）。
2、引述「三乘共十地」表大乘法超勝與含容二乘
◎「中品般若」一再引用共十地
，表示了菩薩的超過了二乘，也有含容二乘的意味。
⊙從菩薩的立場說：二乘的智與斷，都是菩薩無生法忍的少分
。那末從「八人地」到「辟支佛地」，是菩薩而共二乘的。

⊙辟支佛以上，是不共二乘的──七住以上的菩薩。
⊙「八人地」以前的「乾慧地」、「性地」，可依《智度論》的解說。
※一再引述共三乘的十地，表示大乘法是超勝二乘而又含容二乘的。
※也說明了，大乘般若的流通，面對傳統的部派佛教，有加以貫攝的必要。
【附表】「中品般若」、《十住斷結經》的菩薩位行法之比對：
	「中品般若」
	《十住斷結經》

	初地[10]：深心堅固‧於一切眾生等心‧布施‧親近善知識‧求法‧常出家‧愛樂佛身‧演出法教‧破憍慢‧實語。
	初住：發心建立志願‧普及眾生‧施‧與善者周接‧說法‧出家‧求佛成道‧分流法教‧滅貢高‧諦語。

	二地[8]：戒清淨‧知恩報恩‧住忍辱力‧受歡喜‧不捨一切眾生‧入大悲心‧信師恭敬諮受‧勤求諸波羅蜜。
	二住：念淨其戒‧識其恩重‧勤行忍辱‧常懷喜悅‧行大慈悲‧孝順師長‧篤信三寶‧崇習妙慧。

	三地[5]：多學問無厭足‧淨法施不自高‧淨佛國土不自高‧受世間無量懃苦不以為厭‧住慚愧處。
	三住：多學問義無厭足‧分流法施謙下於人‧修治國土亦不貢高‧初發心行者令無有斷‧觀諸眾生說喜悅法。

	四地[10]：不捨阿蘭若住處‧少欲‧知足‧不捨頭陀功德‧不捨戒‧穢惡諸欲‧厭世間心、順涅槃心‧捨一切所有‧心不沒‧不惜一切物。
	四住：常當不捨奉真人法，念在閑靜不離燕坐‧於淫怒癡恒以少欲‧意趣知足亦不貪著‧不捨苦行十二法要‧執持禁戒如防蚖蛇‧見欲穢惡如被火燃‧除愛欲意亦不使生‧興意視眾如泥洹想‧惠施所有不惜身命‧不懷慢惰於眾貢高‧不慕所有亦無三礙。


	五地[12]：遠離親白衣‧遠離比丘尼‧遠離慳惜他家‧遠離無益談說‧遠離瞋恚‧遠離自大‧遠離蔑人‧遠離十不善道‧遠離大慢‧遠離自用‧遠離顛倒‧遠離婬怒癡。
	五住：遠離居家財業‧亦莫親近頻頭彌淫村‧修善功德念除憎嫉‧遠離俗會世間因緣‧當念和合遠離忿諍‧言當護口無亂彼此‧常當自卑不懷貢高‧雖多伎術不輕篾人‧斷除無明消滅五陰‧息老病死諸所作為‧不興塵勞亦復不與六十二見而共和同‧不自稱譽亦不自卑‧過世八事無有高下‧常知恭順去諸苦惱‧不行癡冥。


	六地[6/6]：（一）六波羅蜜。
（二）不作聲聞辟支佛意‧布施不應生憂心‧見有所索心不沒‧所有物布施‧布施之後心不悔‧不疑深法。
	六住：（一）六度無極。
（二）不慕所有成本果誓去聲聞心，欲淨國土無緣覺意，所為弘廣不為小心‧見乞索者先自除貪‧尋赴前人使得飽滿‧所有珍奇殊妙之物‧念先給人不懷悔意‧遠離吾我去計常心，其智無量亦無窮盡，願欲聽採深妙之法。


	七地[20/20]：（一）不著我‧二者不著眾生‧三者不著壽命‧四者不著眾數乃至知者見者‧五者不著斷見‧不著常見‧不應作相‧不應作因見‧不著名色‧不著五陰‧不著十八界‧不著十二入‧不著三界‧不作著處‧不作所期處‧不作依處‧不著依佛見‧不著依法見‧不著依僧見‧不著依戒見。
（二）具足空‧無相證‧知無作‧三分清淨‧一切眾生中慈悲智具足‧不念一切眾生‧一切法等觀，是中亦不著‧知諸法實相，是事亦不念‧無生法忍‧無生智‧說諸法一相‧破分別相‧轉憶想‧轉見‧轉煩惱‧等定慧地‧調意‧心寂滅‧無閡智‧不染愛。
	七住：（一）去離計著不見有我‧雖度眾生不見有度‧亦復不見我、人、壽命、斷滅、計常、十八本持、諸入之性‧遠諸衰入顛倒之想‧亦不願求欲生三界‧常欲親附依佛、法、眾、戒，念天施。
（二）空無想願。亦復不見有入道者。雖知有空無想之證。知而不處不入其境。慧過無願身口意淨。悲念一切眾生之類復不自念。哀愍眾生等視諸法。斯空無主亦無所入。欲為導御勿為貢高。無所生忍。報應之果。一道教授。不猗名色。永離邪業而無所著。求想知滅而不迴轉。自調其意慧無所礙。永去三塗不染於欲。菩薩所說建立應時。出入進退不失儀容。一切妄想貪求之意永不生念。諸所受取審諦安詳。散所施設無有錯誤。亦無此心懷勝負意。常當思惟寂然之法。其寂然者。斯乃名曰不退轉法。諸佛嘉歎而授名號。乃得稱為無所生慧。所以者何。於一切法亦無有心。其無心者則無所生。無所生者。是則堅固不退轉地。…其慧普入靡所不達。具一切智了入妙門。諸所愛重無有增減。以無貪悋斷諸妄見。


	八地[5/5]：（一）順入眾生心‧遊戲諸神通‧見諸佛國‧如所見佛國自莊嚴其國‧如實觀佛身自莊嚴佛身。
（二）知上下諸根‧淨佛國土‧入如幻三昧‧常入三昧‧隨眾生所應善根受身。
	八住：（一）以神通慧曉眾生根，觀其意趣而為示現‧復以神通遊諸佛國‧觀其奇特殊妙之行，還自莊嚴其佛國土‧自往奉覲禮敬諸佛‧觀佛身相空無所有。
（二）學習知忍分別諸根‧常入如幻三昧定意知其無本‧所作功德隨前形器‧各隨其所而成就之。


	九地[12]：受無邊世界所度之分‧菩薩得如所願‧知諸天龍夜叉揵闥婆語而為說法‧處胎成就‧家成就‧所生成就‧姓成就‧眷屬成就‧出生成就‧出家成就‧莊嚴佛樹成就‧一切諸善功德成滿具足。
	九住：［舉化導種種眾生之事，似無相近者？］

	十地：當知如佛。

	十住：十住菩薩無菩薩號即當稱之號曰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



第二項、空性

（p.715～p.741）
一、「空」義的發展而成為般若法門的特色
（一）序言
◎空（空性，sūnyatā），可說是般若法門的特色。
◎在般若法門的發揚中，
☉或以為說空是究竟了義；
☉或以為說空是不了義，而說空所顯性，成為後期大乘的二大流。
※然在「原始般若」中，並沒有說到「空」。
到底在什麼意義下，「空」在般若法門中重要起來，終於成為般若法門的主要特色。

（二）從表顯涅槃的「境」、「行」、「果」，論述般若法門空義的開展
1、「原始般若」說無生等（果），在「下、中、上品般若」都視為「空」義
（1）原始般若─以無生等不二法門修學般若
A、從我法的不可得、不可見等相應般若
◎依「原始般若」來說：菩薩是人，般若波羅蜜是法，這二者（代表了我與法的一切）都「不可得」，「不可見」。
◎在般若的修學中，「不應住」，「不應念」、「不行相」、「不分別」。為什麼「不可得」……「不分別」？因為有所念、有所住、有所行相、有所分別，就與般若波羅蜜不相應，不能成就薩婆若。
B、觀一切（我）法皆離、無所有、不生等故，而悟入無生、不二法門
◎所以不相應、不能成就，只因為：「是法皆離自性，性相亦離」；「如是諸法無所有故」
。「我法畢竟不生」
。
◎「離」、「無所有」、「不生」以外，《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40a）又說到：「眾生無性故，當知念亦無性；眾生離故，念亦離；眾生不可得故，念亦不可得」。
◎一切（我）法是這樣的：「離」，「無所有」，「無性」，「不可得」，「無生」，「作是思惟觀」察，那就「若色（等）無受
則非色」；「色無生即非色」
，能悟入「無生無滅，無二無別………即是無二法」
。
※這就是「無生」與「不二」法門，也就是「法相」dharmata、「諸法實相」。
C、以實相得解脫已，於諸法乃至涅槃亦無取無捨
「以得諸法實相故得解脫；得解脫已，於諸法中無取無捨，乃至涅槃亦無取無捨」
。般若與薩婆若，是這樣的修學而達成的。

（2）從下、中、上品般若看，原始般若所說「離、無性等」都是空義
從下、中、上品般若看來，「原始般若」所說的「離」、「無性」、「無所有」、「無生」等，都是「空」義。
A、無礙、無生、無處等都是空義
◎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562b）說：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法隨順一切法。何以故？世尊！是法無障礙處，無障礙相如虛空。世尊！是法無生，一切法不可得故。世尊！是法無處，一切處不可得故」。
「爾時，欲色界諸天子白佛言：世尊！長老須菩提為隨佛生，有所說法，皆為空故」。
☉「皆為空故」，「宋譯本」作「皆悉空故」；「大品本」作「皆與空合」；「唐譯本」作「一切皆與空相應故」
。
◎須菩提（Subhūti）說：法是無礙如虛空的，無生的，無處所的；而天子們稱讚他，所說的都與「空」相契合。可見須菩提的無礙、無生、無處，都是表達「空」義的。
B、一切都無所得也是空義
◎又《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7a-b）說：
「釋提桓因語須菩提：如所說者，皆因於空而無所礙，譬如仰射虛空，箭去無礙」。佛告「憍尸迦：須菩提所說，皆因於空。須菩提尚不能得般若波羅蜜，何況行般若波羅蜜者！尚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何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尚不得薩婆若！何況得薩婆若者！尚不得如，何況得如者！尚不得無生，何況得無生者！……憍尸迦！須菩提常樂遠離，樂無所得行」。
☉「皆因於空」，是一切依空而說的意思。
◎「空」是不得人與法，因與果，智與如，「空」是一切都無所得。這裏對須菩提的讚歎，正與經初讚須菩提，「無諍三昧最為第一」
，前後呼應。
C、不住一切法亦是空義
◎須菩提說空，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40b）說：
「以空法住般若波羅蜜」。
◎依經下文說：不應住色等；不應住色等的常無常、苦樂、淨不淨、我無我、空不空。「空法」是不住一切法的，也不住空與不空的。
※這可見「空法」的內涵，不是與不空相對待的空，而是不住於一切（不住，也非不住）的。
（3）小結─空是「脫落一切妄執、一切戲論的假名」
從上來所說，可見「空」是「般若行」，是脫落一切取相妄執，脫落一切名言戲論的假名，
並非從肯定的立場，去說明一切皆空的理論。
2、「下品般若」將三解脫門（行）與表示涅槃的無生等（果）相結合，空義因而日漸發展
◎在說明「下品般若」時，曾經指出：般若表示自證的內容，是稱為「法相」（唐譯「法性」）、「如」、「實際」（應該還有「法性」。唐譯「法界」）的，而這就是涅槃。
以「空」、「無相」、「無作」來表示涅槃，於是空義日漸發展起來。

◎「離」（遠離）、「滅」（寂靜、寂滅）、「淨」（無染）、「無所有」、「無生」，本來都是原始佛教固有的術語，用來表示涅槃的。「下品般若」將這些術語，與「空、無相、無作（無願）」結合起來、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大正8，566a）說：
「甚深相者，即是空義，即是無相、無作、無起（唐譯或作「無造作」）、無生、無滅、
無所有、無染、寂滅、遠離、涅槃義」。
◎依「唐譯本」，末後一句，是「種種增語，皆顯涅槃為甚深義」
：可見「空、無相」等，都是表顯涅槃深義的。
3、到「中品般若」，更與「如、法性、實際」（境）等結合
（1）《大品經》
到了「中品般若」，更與「如」、「法性」、「實際」等相結合。如上面所引的《小品經》文，在「大品本」中，就是：「深奧處者，空是其義，無相、無作、無起、無生、無染、寂滅、離、如、法性、實際、涅槃」
。「中品般若」進展到：「空、無相、無作」；「無生、無染、寂滅、離」；「如、法性、實際」──三類名字，作為同一的自證內容。
（2）《大般若經》（二分）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69（大正7，375b）說：
「諸空等智者，謂菩薩摩訶薩，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智，及真如乃至不思議界智，是名諸空等智」
。
空智與真如等智，合為同一類來說明，與所說深奧義的內容一致。
4、小結：三類名義的統一，表現為悟理、修行、得果的無二無別
◎這三類名字，
☉「寂滅、遠離」等，約離一切妄執，離一切戲論說。
☉「如、法性」等，約沒有變異性、差別性說；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法」是那樣「法爾常住」的。
☉「空、無相」等，約三三昧所顯發說，但並不是因觀察而成為「空、無相、無作」的。
※在《般若經》中，由於這三類名義的統一，而表現為悟理、修行、得果的無二無別。

（三）「空」受到重視的傳承
「空」、「無相」、「無作」，被看作表示涅槃的同義詞，也可說是《雜阿含經》的深義
。然在《般若經》，「空」的廣泛應用，決不是「無相、無作」所可及的。為什麼如此？理由可從原始的《阿含經》（部派佛教與大乘，都是繼承這一法脈而流出的）中得到說明。
1、阿含經（與說一切有部相關的誦本）

（1）引《雜阿含經》說明
◎「空、無相、無作」，或「無量、空、無相、無所有」，《阿含經》中被集成為一類，而「空」卻早已受到尊重，如《雜阿含經》
說：
1.「眼（等）空，常恆不變易法空，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自爾」
。
2.「諸行如幻如炎，剎那時頃盡朽，不實來、實去。是故比丘於空諸行，……常恆住不變易法空，無我我所」。
3.「眼（等）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如是眼不實而生，生已盡滅，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滅已，異陰相續，除俗數法，……俗數法者，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是名第一義空法經」。
4.「如來所說修多羅，甚深明照，空相應隨順緣起法」
。
這是薩婆多部（Sarvāstivādāḥ）所傳的。2.是《撫掌喻經》，3.是《勝義空經》，是南傳巴利聖典所沒有的。
◎薩婆多部是「三世實有論」者，但對於有為（諸行、緣起法）的如幻如燄，即生即滅，「來無所從，去無所至」的緣起法，是稱之為「勝義空」、「空相應」的。
※雖有他自宗的解說，但到底表示了發揚空義，重視「空」的傾向。
（2）引《中阿含經》
◎又《中阿含經》的《大空經》依禪觀的進修次第，成立「內空」、「外空」、「內外空」
。
◎《小空經》佛說：「我多行空」
，大乘學者確認為：「菩薩行位，多修空住」的教證
。
※《中阿含經》雖傾向於阿毘達磨式的分別抉擇，然在佛法修證中，表現了「空」的優越性。
2、部派佛教

（1）案達羅派─有空義，但還不能發現內在的統一性
◎在部派佛教中，上座部系（Vasthāvirāḥ）以外，案達羅派（Andhaka）立「空性是行蘊所攝」；以為涅槃空（無相、無願）與「諸行空」（無我）為二，諸行空是行蘊所攝的
。
這是理解到經中所說的緣起空與涅槃空。
◎緣起與涅槃寂滅，也就是「有為法」與「無為法」，佛是稱之為甚深、最極甚深的
。案達羅學派注意到行空與涅槃空，同有空義，而還不能發見內在的統一性。
（2）方廣部─說一切法空無
當時的方廣部（Vetulyaka），說「一切法空無」
。

※部派佛教界，是相當重視空義的。
3、般若法門
般若法門的傳誦者，在「空、無相、無作」中，當然也特重「空」而予以發揮！
二、空之發展與類集

（一）「下品般若」中空的運用
1、空與表示涅槃名字的聯合應用
「下品般若」，依各譯本所共同的來說：「空」的廣泛應用，是與表示涅槃深義的名字，聯合應用，如「無生」、「空」、「寂滅」
；「空」、「離」、「淨」、「寂滅」
；「空」、「無所依」
；「離」、「空」
。
2、空的單獨應用
◎一方面，又單獨應用，一再宣說「一切法空」
；「皆因於空」
。
◎但所說的「一切法空」（或譯為「諸法空」），在「下品般若」中，是總說一切法，與「一切法無生」、「一切法寂滅」、「一切法離相」一樣，還不是「空」的一種別名。
（二）「中品般若」、「上品般若」中空的類集
◎在「中品般若」、「上品般若」長期發展中，由於「空」的廣泛應用，漸成立「空」的不同名稱，又把這些「空」組合起來。
◎上面說過，在般若法門的開展中，有「七空」、「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的種種組合。「七空」的名目，是有異說的，這裏先對列「十四空」、「十六空」、「十八空」、「二十空」於下
：［＊附加「六空」與「十空」］：

【表1】
	＊融攝傳統佛教（p.723）
	空的類集（p.721-723）─導師原書之表

	舍利弗阿毘曇
	婆沙
	「中品般若」
	「上品般若」

	
	
	後分
	中分
	

	六空
	十空
	十四空
	十六空
	十八空
	二十空

	1.內空
	內空
	內空
	內空
	內空
	內空

	2.外空
	外空
	外空
	外空
	外空
	外空

	3.內外空
	內外空
	內外空
	內外空
	內外空
	內外空

	4.空空
	空空
	空空
	空空
	空空
	空空

	5.大空
	－
	大空
	大空
	大空
	大空

	6.第一義空
	勝義空
	勝義空
	勝義空
	勝義空
	勝義空

	
	7.有為空
	有為空
	有為空
	有為空
	有為空

	
	8.無為空
	無為空
	無為空
	無為空
	無為空

	
	－
	※畢竟空
	※畢竟空
	※畢竟空
	※畢竟空

	
	9.無邊際空
	○無際空
	○無際空
	○無際空
	○無際空

	
	10.無所行空
	散空
	
	
	散空

	
	
	
	
	散無散空
	

	
	
	
	無散空
	
	無變異空

	
	11.本性空
	◎本性空
	◎本性空
	◎本性空
	◎本性空

	
	
	
	
	
	※自相空

	
	－
	※自共相空
（自相空）
	※相空
	※自共相空
	

	
	
	
	
	
	共相空

	
	－
	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

	
	
	
	
	不可得空
	不可得空

	
	
	
	※無性空
	※無性空
	※無性空

	
	
	
	
	※自性空
	※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


1、空的組合是在部派佛教種種空的基礎上，加上般若特有的空義
◎說明種種空的成立與組合，首先要說明的是：由於般若法門的遍學一切，故融攝傳統佛教的內容（給以新的解說）；
據現在所知道的，《舍利弗阿毘曇論》已成立了「六空：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義空」
。六種空的名目與次第，與《般若經》的前六空，完全一致。
◎《大毘婆沙論》引《施設論》，說十種空：「內空、外空、內外空、有為空、無為空、無邊際空、本性空、無所行空、勝義空、空空」
，與《般若經》的前十二空相同，只少了「大空」與「畢竟空」。
※所以「空」的組合，羅列了種種名目，其中十一空（十種空加「大空」），都是部派佛教，依據《阿含經》而成立的。
※《般若經》所有「空」的組合，是在部派佛教所說的種種空的基礎上，加上般若家特有的「空」義。
2、解說有特殊意義的「空」
（1）「散空」與「自相空」，是初期的本義
◎「唐譯二分本」，立「散無散空」與「自共相空」。依「大品本」，是譯為「散空」與「自相空」的。
☉「散空」，依《雜阿含經》，佛為羅陀（Rādha）所說，於五蘊當「散壞消滅」而立的
。
☉《般若經》處處說「自相空故」；
「十六空」作「相空」（可通於自相共相）。
※所以「散空」與「自相空」，是初期的本義。
（2）般若法門所特有的空
◎般若法門所特有的（沒有見到是部派佛教所說），
☉在「十四空」中，只是「畢竟空」、「自相空」、「一切法空」。
☉「十六空」更加「無性空」與「無性自性空」；
☉「十八空」更加「不可得空」與「自性空」。
A、《般若經》所立的空，有通泛與深義兩類
然「一切法空」與「不可得空」，都是泛說，可以看作《般若經》所立而有深義的，是「畢竟空」、「自相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
B、「中品般若」所重視的空
不過「本性空」與「無始空」，尤其是「本性空」，雖依《阿含經》說而立，卻是「中品般若」所重視的。
（A）適應北方「自性有」的佛教而依「本性空」立「自相空、自性空」
a、《般若經》的空是以「本性空」為基礎
◎「本性空」（prakṛti-śūnyatā），「大品本」譯為「性空」，是依《雜阿含經》，「諸行空……性自爾故」而立的。
◎「本性空」
，是說「空」是「本來常爾」的。《般若經》到處說「本性空故」，雖在「十四空」……「二十空」中，「本性空」只是「空」的一種，而其實，《般若經》的「空」，是以「本性空」為基礎的。如〈摩訶衍品〉說：「眼、眼空……意、意空，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是名內空。……無法有法空，非常非滅故。何以故？性自爾，是名無法有法空」
。每一空都說「性自爾」，也就都是本來空的。

b、與「本性空」相近的有自相空與自性空
與「本性空」相近的，有「自相空」與「自性空」。
（a）自相空
◎「自相空」（svalakṣaṇa-śūnyatā）或做「相空」；「自相」與「共相」，是阿毘達磨論者的主要論題。屬於一法而不通於其他的，名「自相」，「自相」是一一法的特性（包括獨特的狀態與作用）。憑了「自相」，才確定有法的存在；如推求而沒有「自相」，那就是假法了。如一般所說的「七十五法」，都是依「自相」的推究而成立的。
※《般若經》到處說「自相空故」；一一法的特相，只是因緣和合所成，並非實有「自相」的存在。「自相」不可得，也就不能依「相」而推定實法的存在了。
（b）自性空
◎「自性空」（svabhāva-śūnyatā），「大品本」作「有法空」。bhāva是有，sva是自，所以這是「自有」的。
◎《大智度論》說：「諸法因緣和合生故『有法』，『有法』無故，名有法空。」
「有法」──「自性」，一般人以為，從因緣和合而有的法，是自體存在的，所以這是「有」而又是「自有」的。《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6（大正27，29c）說：
「如說自性，我、物、自體、相、分、本性亦爾」。

◎薩婆多部學者，對這些名字，是看作同義詞的。
c、依本性空而立自相空、自性空的意義
◎所以「本性空」的「本性」，「自性空」的「自性」，「自相空」的「自相」，是有相同意義而可以通用的；這三種空也就有相通的意義。
☉「自相」為一切阿毘達磨者，上座部（sthāvirāḥ）論師所重的；
☉「自性」是薩婆多部所重的。
※「中品般若」在「本性空」的基石上，立「自相空」與「自性空」，顯然有針對部派佛教的用意。
※尤其是「十四空」與「十六空」中，還沒有「自性空」，「十八空」與「二十空」，才成立而加以應用，可推定「中品般若」成立以後，為了適應北方「自性有」的佛教，而作出新的適應。
（B）「畢竟空與無始空」、「無性空與無性自性空」
「本性空」與「自相空」，「中品般若」有廣泛的應用，此外還有「畢竟空」（styanta-śūnyatā）與「無始空」（anavarāgra-śūnyatā），及「無性空」（abhāva-śūnyatā）與「無性自性空」（abhāva-svabhāva-śūnyatā）。
a、畢竟空與無始空
◎「畢竟空」是《般若經》所常說的。〈四攝品〉一再說「畢竟空」與「無始空」──二空
；〈歎淨品〉說到「自性空」、「自相空」、「畢竟空」與「無始空」
。
☉「畢竟空」：是究竟的，徹底的空；菩薩安住空法中，是沒有一些些非空的。
☉「無始空」，唐譯本作「無際空」。源於《阿含經》說：「眾生無始以來，本際不可得」
，沒有生死的前際。沒有最初的前際，也就沒有最後的後際；沒有前後際，也就沒有中際，因而演化為「無際空」，表示「空」的超越時間相。
b、無性空與無性自性空
◎「無性空」與「無性自性空」，「十六空」中已經有了。
◎「無性」，「大品本」作「無法」；依梵語，是「非有」、「無有」的意思。
◎「十八空」（及「二十空」）的末後三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250c）說：
「何等為無法空？若法無，是亦空。……何等為有法空？有法名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是有法空。……何等為無法有法空？諸法中無法，諸法和合中有自性相；是無法、有法空」。
「唐譯二分本」的解說，也與「大品本」一致。
☉這樣，「無法空」（唐譯「無性空」），是說「非有」──無法是空的。
☉「有法空」（唐譯「自性空」），是說有自性法是空的。
☉「無法有法空」（唐譯「無性自性空」），是合說有法與無法，都是不可得的。與「內空」、「外空」外，別說「內外空」的意義一樣。
◎「唐譯本」每說「一切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
，暗示了「無性自性」的意義。
☉然唐譯的「以無性而為自性」，在「大品本」中，是譯為：「一切法性無所有」；「信解諸法無所有性」
；「諸法無所有」
；「一切法性無所有」等
。
※「唐譯本」是隨順後代瑜伽者所說，如《辯中邊論》說：「此無性空，非無自性，空以無性為自性故，名無性自性空」
。這是遮遣我法的「損減執」，顯示空性不是沒有。

【表2】「無法空」［「無性空」］、「有法空」［「自性空」］、「無法有法空」［「無性自性空」］：（p.726）
	
	無法空
	有法空
	無法有法空

	《大品本》

	若法無故是空
	諸法和合中自性相是空
	彼二俱是空

	《大智度論》
	第一說

	無法名法已滅故是無
	諸法因緣和合生故是無
	△取無法有法相不可得
△觀無法有法空
△觀諸法生滅俱空，除世間貪憂

	
	
	
	
	

	
	第二說

	破一切法滅時
	破一切法生時、住時
	生、滅一時俱破

	
	第三說

	過去、未來法空
	現在、無為法空
	彼二俱空故名為無法有法空

	
	第四說

	無為法是空
	有為法是空
	有為無為二法俱空


三、「中道、緣起、假名、空性」之統一
（一）「假名」

1、原始般若─重體悟而說「但有名字」
「原始般若」只提出了「但有名字」，也就是「一切法但假施設」。從一切法的但名無實，悟入一切法不可得，無生，無二無別。這是重於體悟，而不是重於說明的。
2、中品般若─「一切但假施設」解說為「三假」
◎然「但名無實」，到底是闡明「空」的主要理由。
◎在般若法門的發展中，「中品般若」有了較明確的解說，如說：
☉「名字是因緣和合作法，但分別憶想假名說」
。
☉「皆和合故有，是亦不生不滅，但以世間名字故說。是名字，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
。
☉說明一切（如菩薩，般若，名字）但假施設，所以結勸說：「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名假施設，受假施設，法假施設，如是應當學」
！
（1）「唐譯本」只立名假（人）與法假（法）
◎「唐譯三分本」，「唐譯二分本」，但立「名假」（如菩薩），「法假」（如般若）
。
◎「唐譯初分本」作「名假、法假、及教授假」
，這是說「名假」、「法假」，都是方便善巧施設的。
（2）「大品本」針對部派佛教立三假
「大品本」作「法假」、「受假」、「名假」──三假。假施設，原語波羅聶提（prajñāpti），也可譯為假名。「大品本」立三假，是針對部派佛教的。
A、依一般部派佛較能信受的說「名假、受假」
◎「名假」，名字施設是假立的。
◎「受假」，或譯「取施設」（upādana-prajñāpti），如眾生，如樹木，都是複合體，沒有實法，稱為「假有」。
※這二類假施設，是一般部派佛教所能信受的（犢子系不承認「受假」）。
B、依般若法門說一切法都是假施設的「法假」
◎法是色、心等──蘊、處、界所攝的法；在部派佛教中，這是尋求「自相」而成立的。
☉或者說：蘊、處、界都是「實法有」，如薩婆多部；
☉或者說：蘊是假的，處與界是實有的，如《俱舍論》；
☉或者說：處也是假的，唯有界是真實有的，如經部（Sūtravādināḥ）。
※雖然說得不完全相同，而終歸是有實法──法是實有的。
※現在般若法門說：一般所立的實法，也是假施設的，名為「法假」。到這，一切都是假施設的，都是假名而沒有實性的，都是不可得空的。
【表3】諸本對三假的不同翻譯：

	大品本
	唐譯初分本
	唐譯二分本
	放光本
	光讚本

	唐譯三分本

	名假施設
	名假
	名假
	字法
	
	名假

	受假施設
	
	
	合法
	因緣合會而假虛號所號法
	

	法假施設
	法假
	法假
	
	
	法假

	
	教授假
	方便假
	權法
	善權所號法
	


（二）「假名」與「緣起」的交涉
◎假施設的──假名，是與因緣和合及妄想執著相關聯的。假施設，因緣和合而有，所以是無實的，無常的，無我我所的。
◎一般人不能了解這是假施設的，所以迷著實有，取相妄執，試略引經說如下：

1.「諸法無所有，如是有；如是無所有，是事不知，名為無明」。
2.「虛妄憶想分別，和合名字等有，一切無常、破壞相、無法」。
3.「但諸法諸法共相因緣，潤益增長，分別校計，是中無我無我所」。
4.「因緣起法，從妄想生，非實。……空無堅固，虛誑不實」。
5.「分別籌量破壞一切法，乃至微塵，是中不得堅實。以是義故，名般若波羅蜜」。
※不知道一切法是但名無所有而妄執的，是無明，無明正是生死不息的，十二因緣的第一支。
（三）「緣起」、「空性」與「假名」的統一
◎佛說：「是因緣法甚深」！因果緣起。不但可以依因緣而了解一切法，也可依因緣法而悟入本性空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曾舉譬喻來說明（大正8，567a-b）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如然燈時，為初焰燒炷，為後焰燒？世尊！非初焰燒，亦不離初焰；非後焰燒，亦不離後焰。須菩提於意云何？是炷燃不？世尊！是炷實燃」。
◎火焰燒炷的譬喻，表示了世出世間的，一切前後關聯的因果現象
，那一法也不是，卻也沒有離去那一法。在因緣和合的「不即不離」的情況下，一切世出世法，都這樣的成立。不是那一法所能成，所以是沒有實性的。
◎又如說：「無緣則無業，無緣思不生；有緣則有業，有緣則思生。若心行於見聞覺知法中，有心受垢（雜染），有心受淨」
。《阿含經》以來的業報，染淨因果，都但名無實而這樣成立的。
（四）「因緣」、「空」與「中道」之統一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0（大正8，364b-c）說：
「癡（即無明）空不可盡故，……老死憂悲苦惱空不可盡故，菩薩般若波羅蜜應生。……如是十二因緣，是獨菩薩法，能除諸邊顛倒，坐道場時，應如是觀，當得一切種智。………菩薩摩訶薩觀十二因緣時，不見法無因緣生，不見法常不滅，不見法有我……，不見法無常，不見法苦，不見法無我，不見法寂滅非寂滅。……如是須菩提！一切法不可得故，是為應般若波羅蜜行」。
◎菩薩觀因緣是空的，不可得的，能除二邊顛倒的中道。
※「空相應緣起法」，在般若法門中，顯然的使「緣起甚深」與「寂滅涅槃更甚深」統一起來，但「般若法門」是重於第一義諦的。
※後來龍樹（Nāgārjuna）的《中觀論》，以此為根本論題，依《阿含經》，依緣起的中道說法，給以嚴密的思（惟抉）擇，成為通貫三乘，大乘佛教的主流之一。
○龍樹《中論》的貫通：
	阿含
	
	龍樹《中論》
	
	般若法門

	緣起、中道
	
	無自性
	
	假名、空［勝義］


四、一切法本性空為般若法門空義之所在
（一）一切法與空的關係

◎一切法本性是空的，一切法與空的關係，
1、秦譯大品本
（1）舉經
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說：
1.「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離色亦無空，離受、想、行、識亦無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即是空，空即是（受想行）識。
……諸法實性，無生無滅，無垢無淨故」。
2.「色空中無有色，受、想、行、識空中無有（受、想、行）識。舍利弗！色空故無惱壞相，……識空故無覺相。何以故？舍利弗！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如是。
舍利弗！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空法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佛亦無佛道」。
（2）釋義
◎這二段經文，大同小異，《般若經》是從觀五陰（蘊）──色、受、想、行、識起，次第廣觀一切法的。
◎以「色」為例，「空」中是沒有色的。如色是惱壞相（或作「變礙相」），色空所以沒有惱患相。
◎色與空的關係，被說為「不異」（不離）、「即是」。色不是離空的，空也不離色；進一層說，色就是空，空也就是色。一般解說為「即色即空」的圓融論，其實這是為了說明色與空的關係，從色空而悟入「空相」（「空性」、「實性」）。
◎「空相」是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所以「空相」中是沒有色，甚至佛與佛道也不可得。
2、唐譯二分本
◎「唐譯二分本」作：「色自性空，不由空故，色空非色。色不離空，空不離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
。
☉「色自性空，不由空故」，是「本性空」，不是因為空的觀察而成為空的。
☉「色空非色」，是般若的要義所在。色是空的，色空就不是色，與「色無受則非色」；「色無生即非色」
的意義一樣。
※所以經文的意義是：色是性空的，「空」不是離色以外別有空，而是色的當體是空；空是色的本性，所以「空」是不離色而即色的。
3、小結
※從一般分別了知的色等法，悟入色等本性空，「空」是沒有色等虛妄相的；一切法空相，無二無別，無著無礙。般若是引入絕對無戲論的自證，不是玄學式的圓融論。
（二）依「二諦」說

1、般若法門著眼於佛的自證內容，佛境界實離言絕相，為化眾生方便立二諦說
◎「色即是空，色空非色」，以這兩句為例來說，「色」是一切法，「空」與「無相、無作、無生、遠離、寂滅」等，都是表顯涅槃的。然佛的自證內容，是不能以名字來說，以心心所來了知的。
☉為了化度眾生，不能不說，說了就落於世俗相對的「二」法，如對生死說涅槃，對有為說無為，對虛妄說真實，對有所得說無所得。
☉佛是這樣說的，佛弟子也這樣的傳誦結集下來，為後代法相分別所依據。然佛的自證內容，也就是要弟子證得的，不是言說那樣的（「二」）。
◎般若法門著眼於自證，指出佛所說的，一切但是名字的方便施設（假）。立二諦來說明，「世諦故說，非最第一義，最第一義過一切語言論議音聲」
；二諦表示了佛說法的方便──古人稱為「教二諦」
。

2、落入文字相的「二」，不合佛說空的意趣
◎從文字言說來說，「色」與「空」都是名字，都是「二」。但佛說「空」，是從色（自）相不可得，而引向超越名相的，所以「空亦不可得」
。「遠離有為性相，令得無為性相，無為性相即是空。……菩薩遠離一切法相，用是空故一切法空」
。
※「空」是表示超脫名相的，所以沒有空相，離一切法相（想）的。如取空相，就落於對待的「二」，不合佛說的意趣了。
3、從相對引向不二的平等，才是「空」義的所在
◎從色相不可得而說色空，空不是與色相對的、（也不是與色相融的），而是「色空非色」而無二無別的。經中一再指明，從相對而引向不二的平等，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
說：
1.「是有為性、無為性，是二法不合不散，無色無形無對，一相，所謂無相。佛亦以世諦故說，非以第一義。……是諸有為法、無為法平等相，即是第一義」。
2.「諸有二者，是有所得；無有二者，是無所得。……不從有所得中無所得，不從無所得中無所得。須菩提！有所得無所得平等，是名無所得」。
◎從相對而引向超越絕對，離名相分別而自證，就是「無二」、「平等」、「一相」。這就是佛說「涅槃」、「菩提」、「無為」、「空」的意義，所以說：「是名第一義，亦名性空，亦名諸佛道」；「畢竟空即是涅槃」
。
※以種種方便，勘破「但名無實」、「虛妄憶想」，而契入絕對超越的境地，是《般若經》義，也是「空」的意義所在。
五、般若空義適應北方有部思想之處
般若空義，發展於北方薩婆多部的教區，所以在世俗的方便施設中，也就與薩婆多部的法義，有了某種程度的結合。
（一）《般若經》所說的生滅與有部相合，為般若法門發展於北方的適應

1、《般若經》的生滅觀
◎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大正8，567b）說：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已滅，是心更生不？不也，世尊」！
「須菩提於意云何？若心生，是滅相不？世尊！是滅相」。
「須菩提於意云何？是滅相法當滅不？不也，世尊」！
「須菩提於意云何？亦如是住，如如住不？世尊！亦如是住，如如住」。
「須菩提！若如是住、如如住者，即是常耶？不也，世尊」！

◎前心與後心，是不能（同時）俱有的，怎麼能前後的善根增長，圓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呢？佛舉「如燈燒炷」的譬喻，以「不即不離的因緣義」來說明。
◎然後引起了這一段問答：心已滅了，是不能再生起的。心生起了，就是滅相，生是剎那頃盡滅的。滅相法，卻是不滅的。
滅相是不滅的，所以問，那就「真如」那樣的住嗎？是「真如」那樣的住，卻不是常住的。
2、有部的生滅說
◎這一「生滅」說，與薩婆多部的三世實有說相合。
「三世諸法，……體實恆有，無增無減；但依作用，說有說無」
。
「如是諸法經三世位，雖得三（過去、未來、現在）名而體無別」
。
◎有為法是實有自性的，滅入過去，只是與滅相相應，而不是沒有了。所以雖有三世的差別，而法體實在是沒有別異的。
◎那不是「真如」那樣嗎？確乎是「真如」那樣的，無來無去，無增無減，卻不是「真如」那樣的常住。
◎依薩婆多部，有自體而存在於時間中的，只能稱為「恆」，不能說是常住的
。
※《般若經》所說的生滅，與薩婆多部相合。
3、部派對「如」的解說不一，故《智論》有下、中、上如之解說
◎「如」是沒有變異的意思，部派佛教的解說，不完全一致，所以《智度論》有「下如」、「中如」、「上如」的解說
。
☉又說：「如諸法未生時，生時亦如是；生已過去，現在亦如是。諸法三世平等，是名為如」
。
☉三世有，體性沒有別異，也可說是「如」。體性無別的三世有法，法法無自性空，就是「上如」。
4、小結
◎般若與薩婆多思想的結合，實有說與性空說的統一，是般若法門發展於北方的適應。
◎後代的龍樹、月稱（Candrakīrti）──中觀者，在世俗邊，都隨順薩婆多部，正是繼承這一學風而來。

（二）「虛空」對一切法空的影響

1、虛空喻
◎「虛空」譬喻，「下品般若」已大大的應用；或但用虛空喻，或與幻所化人、影、機關木人等同用
。
◎「中品般若」集合為十喻：「如幻、如焰、如水中月、如虛空、如響、如揵闥婆城、如夢、如影、如鏡中像、如化」
。
⊙在「唐譯本」中：「虛空」被改為「空華」。因為瑜伽學者，以空華比喻依他起性
，虛空譬喻圓成實性；十喻是幻、化等為一類，所以不能說如虛空，而修正為空華了。
⊙然《般若經》古義，沒有這樣的嚴格區別。以虛空比喻說法的無礙
；比喻無眾生可度而度眾生
；比喻般若的「隨事能作而無分別」
；虛空是與幻所化人、影等為同類的。
【表4】
	唯識經論　　　　　　　　　　三　性
	遍計所執自性
	依他起自性
	圓成實自性

	《解深密經》

	如空花
	如幻像
	如虛空

	《瑜伽師地論》

	如虛空
	如害如怨
	如無盡大寶伏藏

	《中邊分別論》

	如空華
	如幻物
	如虛空

	《成唯識論》［卷8］

	如空花等
	如幻事等
	

	《成唯識論》［卷9］

	如空華
	如幻事
	如太虛空


2、虛空在意象上有引發一切法空說的可能
現在所要說的，是「虛空」對一切法「空」所給予的影響。虛空（ākāśa）、空（śūnya，śūnyata），梵語是完全不同的；但在意象上，有引發一切法空說的可能。
（1）有部
A、六界中的空界
依薩婆多部：
◎「極微」（paramāṇa）是最細色，小到不能小的物質單位，再細就要近於空虛了，所以稱為鄰虛塵。
◎「空界」（ākāṣa-dhāta）是「鄰礙色」，物質與物質間的空隙形態，「如牆壁間空，……往來處空，指間等空」
。
B、虛空無為
此外，立「虛空」無為，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5（大正27，388b-c）說：
「虛空非色……無見……無對……無漏……無為。……若無虛空，一切有物應無容處。……若無虛空，應一切處皆有障礙」。
C、小結
◎色（物質）是質礙的。有往來聚散的，色極微，雖說是無質礙的，卻是積集而成為質礙的因素。空界是鄰近質礙而顯現的，色的特牲──質礙，可說微乎其微。
◎虛空無為，是無障礙相，不生不滅的。
※這是從空界，進一步而論究到無障礙相的絕對空間。不屬於物質，而為物質存在活動的依處，所以說：「虛空無障無礙，色於中行」
。
（2）《般若經》的虛空意義
◎《般若經》所說的虛空，也是無為的
；虛空的無礙，是比喻的重點之一，如說：「是法無障礙處，無障礙相如虛空」；「虛空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諸法無障礙故」
。
◎一切法空（無相、般若、涅槃、無上菩提、如、法性等）的無礙相，不正是虛空那樣的無礙嗎？
（3）小結
◎虛空無為是非色、無見、無對，「中品般若」每說：「無色、無形（即「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也與虛空無為相近。
◎這不是說般若空義，等於虛空無為，而是說從虛空無為的譬喻中，體會出一切法空相。虛空無為沒有作用，卻為物質的存在活動作依處；同樣的，「空」是不可施設的，而一切色、心──因緣生法，都依空而有可能。
◎《中論》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
，是以有虛空而色法得成的進一步的體會。
【表5】有部的「虛空無為」與《般若經》的「一切法空」的相似點：
	
	有部的「虛空無為」
	《般若經》的「一切法空」

	1
	「虛空無為」

	「虛空無為」


	2
	無障礙相的絕對空間
	「是法無障礙處，無障礙相如虛空」；
「虛空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諸法無障礙故」

	3
	不屬於物質，［沒有作用，］
而為其存在活動的依處
	「空」是不可施設的，
而因緣生法［色、心］都依空而有可能

	4
	非色、無見、無對

	無色、無形（即「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


第三項、法性‧陀羅尼‧佛
（p.741～p.752） 

一、法性
（一）、「法」的形容―法相、法性、如等異名，在《般若經》的轉變過程
1、佛所證的法，亦稱為般若
「法」（dharma），是代表佛的自證，也是佛弟子所趣向修證的，所以是「歸依處」。
《般若經》說：佛所以默然而想不說法
；佛所依止與恭敬供養的，
都是法，也就是般若。

2、法的形容詞之轉變
形容法的，是「法相」（唐譯「法性」）、「法性」（唐譯「法界」）、法「如」相
等，這都是《阿含經》以來所說的。
（1）轉變的情形
A、佛與弟子所證的常法在「下品般若」說明中逐漸名詞化
「下品般若」，分別的說「法相」、「如」、「法界」、「實際」，是佛與弟子所依、所住、所證的，「非佛作亦非餘人作」
的常法。然在說明上，傾向於所住、所證的理法，漸漸的名詞化。

B、「中品般若」─「如、法性、實際」被組集為一類的幾種情形
（A）中品般若─三名
◎「中品般若」以來，「如、法性、實際」
，被組集為一類。
（B）唐譯本─十名、十二名
◎「唐譯三分本」，組集十名為一組：「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
；「唐譯二分本」（及「初分本」），更增「虛空界、不思議界」，共十二名。

◎同一內容而有這麼多名字，當然隨著名字而各有不同的意義。
（2）、合集的先後次序
A、中品般若、唐譯初分本保留最初「如、法性、實際」的集合
「中品般若」（〈前分〉）勸學般若波羅蜜，「大品本」列舉了「諸法如、法性、實際」──三名，與「放光本」、「光讚本」一致。
將「下品般若」所散說的，集在一起，實為《般若經》最初的集合。即使是「唐譯初分本」，保留這一組集形式的，也不在少數。
如〈法施品〉中，「不應以二相觀」，說到「法」、「如」、「實際」；

〈方便品〉說「知一切法略廣相」，說到「如」、「法性」、「實際」，「不合不散」；

〈三慧品〉說：「諸法如、法性、實際，皆入般若波羅蜜中」；

〈四攝品〉說：「如、法性、實際不可轉故」，
這都是「中品」、「上品」各譯本所一致的。
〈等學品〉說：「一切法、如、法性、實際常住故」，不但「放光本」，「唐譯初分本」也是一致的
；
B、唐譯二、三分本改十二異名
但「唐譯二分本」與「三分本」，卻改成十二異名了。

（3）、小結
※這可以證明，「大品本」等首列「如、法性、實際」，是初期組合的原形，以後就更廣的組集起來。依「大品本」，「法相」（唐譯「法性」）、「法住」、「法位」（唐譯「法定」）、「不思議性」（界）
，集合為一類的，也已到處可見。
但集成十名或十二名，實為「中品般若」集成以後的再組合。
※「如」、「法性」等，是「空」、「無相」、「無生」、「勝義」、「涅槃」的異名，表顯佛的自證內容，但在說明上，有所證理法的傾向（涅槃是果法，空與觀行有關）。
（二）、「法」的自證 ― 以「法性」等為證量，非言說與思惟所能理解
◎《般若經》著眼於佛及弟子的自證，所以某些問題，言說與思惟所不容易理解的，就以佛及阿羅漢的自證來解答。
☉以「法性」等為證量，在「唐譯本」中（以二分本」為例），充分的表達出來，如說：

1.「以法住性為定量故」。
2.「諸法法性而為定量」。
3.「皆以真如為定量故」。
4.「但以實際為量故」。
☉「唐譯五分本」也說：「以真法性為定量故」
。
◎量（pramāṇa）是準確的知識；定量是正確的、決定無疑的準量，值得信任的。《般若經》所說，非一般所能信解，那是因為聖者自證所表示的，不是一般世俗知識所能夠理解！但依聖者自證真如、法性而說，是決定可信的！
二、陀羅尼
（一）、般若法門為適應世俗信仰而納入明咒等方便
1、「下品般若」以明咒比喻般若
◎「下品般若」適應世俗的明咒（vidyā）信仰，以明咒來比喻般若。
稱讚持誦般若能得現身與後世的功德，引導善男子、善女人來修學般若。

2、「中品般若」說到陀羅尼
◎與明咒有類似意義的陀羅尼（dhāranī），出現於「中品般若」。「中品般若」說到「五百陀羅尼門」
，可以想見當時的佛教界，陀羅尼法門是相當盛行的。
（二）、陀羅尼法門的特色與受重視的意義
◎陀羅尼是「攝持」的意思，古人每譯為「總持」。
陀羅尼法門的特色，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7（大正8，343c）說：
「聞佛說法，不疑不悔，聞已受持，終不忘失。何以故？得陀羅尼故。須菩提言：世尊！得何等陀羅尼？……佛告須菩提：菩薩得聞持等陀羅尼故，
佛說諸經，不忘不失，不疑不悔」。
得陀羅尼，能聞已受持不忘，也能得辯才無礙，如說
：
1.「從諸佛聞法，捨身受身，乃至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終不忘失，是菩薩常得諸陀羅尼」。
2.「是菩薩聞持誦利，心觀了達，了達故得陀羅尼；得陀羅尼故，能起無礙智；起無礙智故，所生處乃至薩婆若，終不忘失」。
3.「學是陀羅尼，諸菩薩得一切樂說辯才」。
4.「陀羅尼門，……得強識念，得慚愧，得堅固心，得經旨趣，得智慧，得樂說無礙」。
印度人不重書寫，卻重於背誦，一向養成堅強的記憶力。大乘佛經流行，數量越來越多，部帙也越來越大，誦持不失的憶念力，也就越來越重要了。
◎依《般若經》說，陀羅尼不只是誦持文字，也要「心觀了達」，「得經旨趣」。義理通達了，記憶力會更堅固持久。誦習多了，也會貫通義理，所以能辯說無礙。
（三）、陀羅尼的根本 ― 四十二字門（是古代拼音的字母）
◎在陀羅尼中，最根本的是四十二字門，成為大乘的重要法門。
◎誦持一切佛法，都依文字語言而施設，所以四十二字義，有了根本的、重要的地位，如《大智度論》卷48（大正25，408b）說：
「諸陀羅尼法，皆從分別字語生，四十二字是一切字根本。因字有語，因語有名，因名有義。菩薩若聞字，因字乃至能了其義」。
四十二字，「初阿（A）後荼（ḍha），中有四十」
。「字」是字母（也叫「文」），印度的文字──名句文，是依音聲而施設的。從發音的字母而有語言，所以說「因字有語」。字母與字母的綴合，成為名，名就有了意義。名與名相結合，就成為句了。
 
◎依《大智度論》，四十二字是拼音的字母。《四分律》卷11（大正22，639a）說：
「字義者，二人共誦，不前不後，阿羅波遮那」。
「阿（a）羅（ra）波（pa）遮（ca）那（na）」，正是四十二字的前五字。律制比丘與沒有受戒的人，是不許同時發聲誦經的，因而說到同誦的，有「句義非句義，句味非句味，字義非字義」
。這就是句、名（味）、文（字）──三類，可見這確是古代字母的一種。
（四）、四十二字門的起源：源於南印度，而被引用於「中品般若」
現在的印度，沒有四十二字母的拼音文字，然可以決定的，這是古代南印度的一類方言。
1、《大智度論》引用南天竺音來解說字門
《大智度論》說：「若聞荼（da）字，即知諸法無熱相。南天竺荼闍他，秦言不熱」。「若聞他（ṭha）字，即知諸法無住處。南天竺他那（ṭhāna），秦言處」；「若聞拏（ṇa）字，即知一切法及眾生，不來不去，不坐不臥，不立不起，眾生空法空故。南天竺拏，秦言不」
。對字義的解說，引用南天竺音來解說，可見《般若經》的四十二字門，所有的解說，是與南印度方言有關的。

2、《華嚴經》〈入法界品〉在南方集出，也說到四十二字
《華嚴經》〈入法界品〉，遍友（Viśvāmitra）童子唱四十二字母，以「四十二般若波羅蜜門為首，入無量無數般若波羅蜜門」
。稱四十二字為般若波羅蜜門，顯然受到了「中品般若」字門陀羅尼的影響。咒術出名的達羅毘荼（Dramiḍapaṭṭana），晉譯為「咒藥」），有一位彌伽（Megha）醫師，說「輪字莊嚴光經」，「成就所言不虛法門，分別了知……一切語言」
，是一位精通文字、算數，醫、卜、星、相的大士。〈入法界品〉是南方集出的，說到了四十二字，與文字語言法門。
3、傳《四分律》的法藏部教區在西南方，也傳有此字母
《四分律》為法藏部（Dharmaguptāḥ）律，法藏部出於分別說部（Vibhājyavādināḥ）。法藏部的早期教區，在今孟買（Bombay）以北的Sopārā，及北面的Koṅkaṇ地方。法藏部的教區在（西）南方，也傳說這一字母。

※所以四十二字母，起於南方，而被引用於「中品般若」，是極可能的。
（五）、四十二字門是一切字的根本，《般若經》用為通達實相的方便
◎四十二字（母），是一切字的根本。字母是依人類的發音而成立的。最初是喉音──「阿」，再經顎、頰、舌、齒、唇，
而有種種語音。可說一切語音，一切字母，是依「阿」為根源的，是從「阿」而分流出來的。喉音的「阿」，還沒有什麼意義；什麼意義也不是，所以被看作否定的──「無」、「不」。
◎般若法門，認為一切但是假名施設，而假名是不能離開文字的。一切文字的本源──「阿」，象徵著什麼也不是，超越文字的絕對──「無生」、「無二」、「無相」、「空」。
一切文字名句，都不離「阿」，也就不離「無」、「不」。
※所以般若引用四十二字母，不但可以通曉一切文字，而重要在從一切文字，而通達超越名言的自證。如「荼」是熱的意義，聽到了「荼」，就了悟是「不熱」的。這樣，什麼都趣向於「空」，不離於「如」。所以經上說：「善學四十二字已，能善說字法；善說字法已，善說無字法」
。
（六）、字門後為一切明咒的所依，但最初在《般若經》中並無消災等義
◎《般若經》的字門陀羅尼，「若聞、若受、若誦、若讀、若持、若為他說，如是知當得二十功德」
。二十功德中，「得強識念」，「樂說無礙」，更能善巧的分別了知一切法門。字門的功德，沒有說到消災障等神咒的效用。
◎雖然由於四十二字是一切文字根本，為後來一切明咒所依據，但《般若經》義，還只是用為通達實相的方便。
三、佛
佛，在經典的形式中，是法會的法主。在大乘經的內容中，佛是菩薩修行的究極理想。
部派佛教與大乘佛教，都有不同的佛陀觀，《般若經》所顯示的佛，是怎樣的？
（一）、「下品般若」的佛陀觀
1、佛佛道同
「下品般若」說到他方佛土，特別提到阿閦佛（Akṣobhya）土的寶相（Ratnaketu）、香象（Gandha-hastin）菩薩
，大眾見到了阿閦佛土與眾會的清淨。
現在有十方佛，是《般若經》所確認的。「下品般若」說：「以佛神力，得見千佛」
；「中品般若」作十方「各千佛現」
。雖多少不同，而都表示了「佛佛道同」。
2、依生身而成佛
在《般若經》中，佛是印度釋迦佛那樣的，是人間父母所生身，經出家修行而成佛的。如《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大正8，542b-c）說：
「如來因是身，得薩婆若智，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身，薩婆若所依止故，我滅度後，舍利得供養」。
佛滅度以後，造塔供養佛的舍利，是部派佛教的事實。舍利是父母所生的遺體；這一身體，曾經是薩婆若──一切智所依止，依身體而得薩婆若，成佛，所以遺體也受到人們的恭敬供養。這表示了，佛是依父母所生身而成就的；究竟成佛的，就是這樣的人身。
（二）、「中品般若」的佛陀觀
1、從現觀第一義說
念佛法門，「中品般若」說：「無憶故，是為念佛」
；「無所念，是為念佛」
，那是從現觀第一義說。
2、約世俗假名說
（1）、約假名說種種佛身
如約世俗假名說，
◎以五陰為佛；以三十二相、金色身、丈光、八十隨形好──色身為佛；
◎以戒品、定品、慧品、解脫品、解脫知見品──五分法身為佛；以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智、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功德法身為佛；以因緣法（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為佛
。
（2）、世間所稱為佛的，與上座部系並無不同
依名字施設，世間所稱為佛的，與上座部系（Sthavirāḥ），現實人間的佛，並沒有不同。
◎經中說到成佛前，「處胎成就，家成就，所生成就，姓成就，眷屬成就，出生成就，出家成就，莊嚴佛樹成就」
，也與釋尊的從處胎到成佛一致。

◎在〈道行品〉中，「漢譯本」是「月十五日說戒時」
，是（佛為）僧伽（上首）的佛教。「秦譯本」稱讚阿羅漢功德，「唯除阿難」
，表示為釋尊住世的時代。參與問答的，須菩提（Subhūti）等阿羅漢外，是釋提桓因（Śakra-devā-naṃ-indra）、諸天與彌勒（Maitreya），都是四阿含中的聖者。
（3）、雖難以思議，終不離常身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17b、217c-218a）說：
「爾時，世尊自敷師子座，結跏趺坐，直身繫念在前，入三昧王三昧，一切三昧悉入其中。是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
「爾時，世尊在師子座上坐，於三千大千國土中，其德特尊，光明色像，威德巍巍，遍至十方如恆河沙等諸佛國土。譬如須彌山王，光色殊特，眾山無能及者。爾時，世尊以常身示此三千大千國土一切眾生」。
「中品般若」的佛，似乎殊勝得多，然釋尊敷坐，入三昧，又出三昧，與釋尊平常的生活相合。然後放光、動地，現種種神通。
◎那時的釋尊，「於大千國土中，其德特尊」
。天臺家稱之為「勝應身」、「尊特身」。一佛所化的國土，是一三千大千世界。於大千界中其德特尊，是以娑婆世界的釋迦佛（化三千國土）為本的。
※所以使大千國土一切眾生見到的，還是釋尊的「常身」──佛教界共傳的，三十二相、丈光相的丈六金身。神通所示現的，無論是怎樣的難以思議，終究不離釋迦的常身。
（三）、小結：依於現證，佛是不可思議的；世俗施設，佛還是現實人間的
《般若經》重於現證，佛是寂滅、無相而不可思議的；然從世俗施設說，還是現實人間的佛。
「原始般若」：「離」（遠離）、「滅」（寂靜、寂滅）、「淨」（無染）、「無所有」、「無生」──果（A）





「下品般若」：（A）＋「空、無相、無作（無願）」（B）──果（A）＋行（B）





「中品般若」：（A）＋（B）＋「如」、「法性」、「實際」──果（A）＋行（B）＋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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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這一節依2006年宗證法師（第1、2項）、圓波法師（第3項）所編的講義為底本而修訂之。


� 按：參照《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十三章、華嚴法門 第四節、菩薩行位〉p.1071~p.1110。


�（1）[原書註.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3（大正8，547b）。


（2）前揭《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59-p.660。


� [原書註.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大正8，377c）。


� [原書註.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大正8，409b）。


� [原書註.4] 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所引（p.288）。


� [原書註.5]《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大正8，575a）。


� [原書註.6]《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大正8，574b）。


� 另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61、p.1072。


� 另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45、p.138、p.1082。


� [原書註.7]《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大正24，1017b）。


� [原書註.8] 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p.290~294）。


� [原書註.9]《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8（大正8，465c）；《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5（大正8，102a）。


� [原書註.10]《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四分）卷538（大正7，767b）。又（五分）卷556（大正7，868c）。


� [原書註.1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四分）卷541（大正7，785a）。


� [原書註.12]《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7（大正8，196b-c）。


� [原書註.13]《仁王護國波羅蜜經》卷上（大正8，827b）。《菩薩瓔珞本業經》卷下，也有類似的說明（大正24，1017b-c）


� [原書註.14]《十住斷結經》卷4（大正10，994a）。


� [原書註.15] 1.《十住斷結經》卷1（大正10，973a）。2.卷2（大正10，978a）。3.卷3（大正10，985b）。


� 此三用詞，以《大品本》為例，分別是「生菩薩家」、「阿惟越致」［阿鞞跋致］、「童真」［鳩摩羅伽］。


� [原書註.1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256c-257a）。


� [原書註.17]《十住斷結經》卷1（大正10，967a-b）。


� [原書註.18]《十住斷結經》卷1（大正10，968a）。


� [原書註.19]《十住斷結經》卷1（大正10，969a）。


� [原書註.20]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19b）。2、卷21（大正8，372b）。


� 對照：《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073、p.1082-p.1083。


� [原書註.2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3（大正5，303b）。


� [原書註.22] 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56（大正5，316a、318b-c）。


� [原書註.23] 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三分）卷492（大正7，502b、504c-505a）。


� [原書註.2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22（大正7，119a）。卷442（大正7，226c）。卷454（大正7，292a）。


� [原書註.25]《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69（大正7，375b）。卷472（大正7，393a）。


� 指：「極喜等十地」以及「淨觀乾慧等十地」。


� [原書註.26]《大智度論》卷49（大正25，411a-b）。《大智度論》卷50（大正25，419b-c）。


� 另參照：《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1095-1097。


  按：依據《大智度論》卷49-50（大正25，409c23-419c12）以及卷75（大正25，585c28-586b5），龍樹以歡喜等十地來解讀《般若經》的十地，只是其中一種觀點，而非唯一。


� 另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706。


� [原書註.27] 以下引述，並見平川彰《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p.390-p.400）。


� [原書註.28]《舍利弗阿毘曇論》卷8（大正28，584c）。《人施設論》（南傳47，p.376）。


� [原書註.29]《論事》（南傳57，p.314-318）。


� [原書註.30]《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28（大正27，147b-c）。


� [原書註.31]《毘尼母經》卷1（大正24，801b）。參看卷8（大正24，850b）。


� [原書註.3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36〈勸學品〉（大正5，202c）。


� [原書註.33]《大智度論》卷75（大正25，585c-586a）。


� [原書註.34]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7（大正8，268c）。2.《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34c）。3.《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206a）。


� [原書註.3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261a、262a、263a）。卷17（大正8，346b）。卷22（大正8，377c、381b）。卷23（大正8，389a）。


� [原書註.36]《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40c）


� 參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往生品〉（大正8，226a28-29），《大智度論》卷39（大正25，343b25-2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5〈成辦品〉（大正8，328b22-24），《大智度論》卷71（大正25，555a3-24）；《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遍學品〉（大正8，381b23-26），《大智度論》卷86（大正25，662b16-c2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六喻品〉（大正8，390c23-391a4）等。


�《最勝問菩薩十住除垢斷結經》卷1（大正10，971a2-8）。


�《最勝問菩薩十住除垢斷結經》卷2（大正10，973a12-19）。


�《最勝問菩薩十住除垢斷結經》卷2（大正10，975b25-c3）。


�《最勝問菩薩十住除垢斷結經》卷2（大正10，978a7-b4）。


�《最勝問菩薩十住除垢斷結經》卷3（大正10，981a23-b1）。


� 第四地至第十地，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發趣品〉（大正8，257a5-c7）。


�《最勝問菩薩十住除垢斷結經》卷4（大正10，994a8-11）。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空之探究》p.142-p.147、p.155-p.167、p.167-p.174、p.180-p.188。


� 另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86。


� 另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55-p.658、p.663-p.664、p.718、p.753。


� [原書註.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8a、b）。


� [原書註.2]《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9b）。


� 另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731。


� [原書註.3]《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c、539b）。


� [原書註.4]《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9b）。


� [原書註.5]《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c）。


� 另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55。


� [原書註.6]《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5（大正8，638b）。《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6（大正8，335b）。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五分）卷561（大正7，898c）。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1 初品〉(大正8，538b9-12)：「佛讚須菩提言：『善哉，善哉！我說汝於無諍三昧人中，最為第一。如我所說，菩薩應如是學般若波羅蜜。若如是學者，是名學般若波羅蜜。』」


�《中論》卷4〈觀四諦品〉（大正30，33b11-12）：「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 另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741-p.743。


� 前揭：《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55-658。另見：《空之探究》，p.144-p.145。


� [原書註.7]《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49（大正7，469a）。


� [原書註.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7（大正8，344a）。


� [原書註.9]「大品本」、「放光本」，都沒有這一段。這可能是「上品般若」（初分）所說，而影響第二分的。


� [原書註.10] 質多長者（Citra）說：無量、無所有、空、無相三昧，可以作不同的解說。如依貪瞋癡永滅，「空於貪，空於恚癡，空常住不變易，空非我非我所」的「無諍」法說，意義完全一樣。見《雜阿含經》卷21（大正2，149c-150a）。《相應部》「質多相應」（南傳15，p.452-p.453）。


按：另參見：印順導師著《空之探究》，p.20-23。


然關於《雜阿含.567經》卷21（大正2，150a5-11）中質多長者說「法一義種種味」一段的標讀，編者認為或略作調整應較為合理：「


尊者！謂貪有量；若無諍者，第一無量。


謂貪者是有相，恚、癡者是有相；無諍者，是無相。


貪者是所有，恚、癡者是所有；無諍者，是無所有。


復次，無諍者，空──於貪空，於恚、癡空，常住不變易空，非我、非我所。


是名法一義種種味。」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1-p.4、p.15-p.98；《空之探究》，p.1-p.78、p.86-p.88。


� [原書註.11]1.《雜阿含.232經》卷9（大正2，56b）。2.《雜阿含.273經》卷11（大正2，72c）。3.《雜阿含.335經》卷13（大正2，92c）。4.《雜阿含.1258經》卷47（大正2，345b）。


� [原書註.12]《相應部》「六處相應」（南傳15，87-88）。


� [原書註.13]《相應部》「譬喻相應」（南傳13，395）。


� [原書註.14]《中阿含經》卷49《大空經》（大正1，738c-739a）。《中部》（122）《空大經》（南傳11下，p.129-p.131）。


� [原書註.15]《中阿含經》卷49《小空經》（大正1，737a）。《中部》（121）《空小經》（南傳11下，p.119）。


� [原書註.16]《瑜伽師地論》卷90（大正30，813a）。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性空學探源》，p.99-p.165；《空之探究》，p.79-p.135。


� [原書註.17]《論事》（南傳58，p.365）。


� 按：依此文句，似乎可解為「案達羅派…以為涅槃空與諸行空為二…」。然參照《論事》注及《空之探究》（p.121），將「空」分為「涅槃空」與「諸行空」兩類的，應是「赤銅鍱部」。


� [原書註.18]《雜阿含經》卷12（大正2，83c）。


�《大智度論》卷1（大正25，61a28-b1）：「更有佛法中方廣道人言：一切法不生不滅，空無所有；譬如兔角龜毛常無。」


� 另參見《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_第二節_第二項 部派發展中的大乘傾向〉p.361~p.362。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86-p.688；《空之探究》，p.155-p.164。


� [原書註.19]《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6c）。


� [原書註.20]《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559a）。


� [原書註.2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558c）。


� [原書註.22]《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8（大正8，571c）。


� [原書註.23]《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561c）。又卷7（大正8，566c）。又卷9（大正8，576b、577a）。


� [原書註.24]《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7b）。


� [原書註.25]十四空，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36〈清淨品〉（大正7，195b-c）；《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2〈歎淨品〉（大正8，307c）。


也有以「一切法空」為末後的，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0〈攝五品〉（大正8，367b）；《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59〈相攝品〉（大正7，320b）。


十六空，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三分）卷488〈善現品〉（大正7，480b）。


十八空，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13〈三摩地品〉（大正7，73a）；《摩訶般若波羅蜜多經》卷5〈問乘品〉（大正8，250b）。


二十空，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3〈學觀品〉（大正5，13b）。


� 按：〝[]〞：先無今增。


〝○〞、〝◎〞：依《阿含》立，受「中品般若」所重視。


〝＿〞：般若法門所特有的（沒有見到是部派佛教所說）。


〝※〞：《般若經》所立而有深義的。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空之探究》，p.162-p.163。


� [原書註.26]《舍利弗阿毘曇論》卷16（大正28，633a）。


� [原書註.27]《大毘婆沙論》卷104（大正27，540a）。又卷8，引十種空，「無所行空」作「散壞空」（大正27，37a）。


� [原書註.28]《雜阿含.122經》卷6（大正2，40a）。


� 舉如：《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莊嚴品〉（大正8，248c27）：「…諸法自相空故。」卷11〈隨喜品〉（大正8，302a29-b1）：「般若波羅蜜不生不滅，自相空故。」卷21〈三慧品〉（大正8，376a18-19）：「…以眾生不知諸法自相空故。」


� [原書註.29] 數論（Sāṃkhya）所立二十五諦的第一，通常譯作「自性」，也就是prakṛti，有不變異的本質意義。


� [原書註.3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問乘品〉（大正8，250b-c）。


� [原書p.724]：「本性空」，「大品本」譯為「性空」，是依《雜阿含經》，「諸行空……性自爾故」而立。


 按：《雜阿含.232經》卷9（大正2，56b22-29）：「時有比丘名三彌離提…白佛言：世尊！所謂世間空。云何名為世間空？佛告三彌離提：眼空，常、恒、不變易法空，我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自爾。…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是名空世間。」［～S. 35. 85. Suñña.］


� [原書註.31]《大智度論》卷31（大正25，296a）。


� 另見《大毘婆沙論》卷1（大正27，4a10-11），卷23（大正27，117c23-24），卷76（大正27，393c5-6）。


� [原書註.32]《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大正8，392b-397b）。


� [原書註.3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2（大正8，307a-b）。


� 參見：《雜阿含.938經》卷33（大正2，240c25-241a17）［～S. 15. 3. Assu.］，《雜阿含.939經》卷33（大正2，241a18-b8）［～S. 15. 4. Khīra.］。


� [原書註.34]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66〈漸次品〉（大正7，358a-b）。又卷467〈無相品〉（大正7，363b）。


� [原書註.3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大正8，386b、358b）。


� [原書註.3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5（大正8，404c）。


� [原書註.3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大正8，237c）。


� [原書註.38]《辯中邊論》卷上（大正31，466b）。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空之探究》，p.180-p.188。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問乘品〉（大正8，250c21-28）。


�《大智度論》卷31（大正25，296a10-19）。


�《大智度論》卷31（大正25，296a21-22）。


�《大智度論》卷31（大正25，296a23-28）。


�《大智度論》卷31（大正25，296a28-b1）。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空之探究》，p.233-p.242。


� [原書註.3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21c）。


� [原書註.4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大正8，237c）。


� [原書註.4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大正8，231a）。


� [原書註.4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三分）卷482（大正7，448a）。《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06（大正7，32b-c）。


� [原書註.43]《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11（大正5，58b）。


� 本表參考《空之探究》（p.235）而略做調整。


�《光讚經》卷2〈分別空品〉（大正8，163a10-12）：「如是，須菩提！所謂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因緣合會而假虛號所號、善權所號法，皆假託耳。」


� [原書註.44]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3（大正8，238c）。2.卷6（大正8，261b）。3.卷7（大正8，273c）。4.卷17（大正8，345b）。5.卷21（大正8，376b）。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中觀今論》，p.172-p.173；《空之探究》，p.223-p.224。且提到：「在文句繁廣的《般若經》中，這樣的緣起深義的明文，只是這樣的一點而已！」［《空之探究》（p.224）］


� [原書註.45]《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7（大正8，567c）。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空之探究》，p.188-p.194。


� [原書註.46]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21b-c）。2.卷2（大正8，223a）。


� [原書註.47]《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二分）卷402（大正7，11c）。


� [原書註.48]《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c、539b）。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空之探究》，p.255-p.261。


� [原書註.4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大正8，413c）。


� 參見：印順導師著《中觀今論》，p.227-p.228：「…古三論師曾提出於二諦與教二諦的名字；教二諦是說明為如何如何的。…；依於二諦而有言教，即教二諦。…佛所說的是教二諦，教二諦是依名言安立的…。」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79-p.680；《空之探究》，p.188-p.190、p.194-p.196。


� [原書註.5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大正8，407c）。


� [原書註.5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大正8，415c）。


� [原書註.52]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6（大正8，415b）。2.卷21（大正8，373c-374a）。


� [原書註.5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5〈實際品〉（大正8，403a、401b）。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空之探究》，p.249-p.250。


�《大智度論》卷75〈57 燈炷品〉(大正25，586b10-c2)：


「佛反問須菩提：於汝意云何？若心滅已更生不」者，諸法雖畢竟空，不生不滅，為眾生以六情所見生滅法故，問：「心已滅更生不？」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心滅已，云何當更生？若心滅已更生，則墮常中。


「若心生，是滅相不」者，上問「過去心」已，今問「現在心相當滅不？」是故答：「是滅相。」何以故？生滅是相待法，有生必有滅故，先無今有，已有還無故。


「心滅相是滅不」者，若心滅相即是滅耶？更有滅耶？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若即是滅，則一心有兩時：生時、滅時。說無常者，心不過一念時；如《阿毘曇經》說：「有生法，有不生法；有欲生法，有不欲生法；有滅法，有不滅法；有欲滅法，有不欲滅法。」生法現在一心中有二種：一者、生，二者、欲滅。生非欲滅相，欲滅相非生；是事不然，故言「不也」。


「當如是住不」者，若滅相非即是滅者，應常住不？若常住，即是不滅相。佛如是翻覆難，須菩提理窮故，作是念：「我若言滅相即是滅，則一心墮二時；若言不滅，實是滅相，云何言不滅？」以上二理有過故，須菩提自以所證智慧答：「世尊！如是住，如如住。」


� [原書註.54]《摩訶般若波羅蜜鈔經》卷4（大正8，530a）；《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卷17（大正8，646b）；《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3（大正8，91b）；《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7（大正8，346b）：都與「秦譯本」（小品）相同。但《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457a-b）；《大明度經》卷4（大正8，496b）；《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五分）卷562（大正7，904c），及前四分，都作「決定當滅」，意義相反。


� [原書註.55]《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6（大正27，395c-396a）。


� [原書註.56]《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7（大正27，396b）。


� [原書註.57] 僧肇《物不遷論》，所說動而常靜的道理，與薩婆多部說相合。但以即動而靜為常，不合薩婆多部說，也與《般若經》義不合。


� [原書註.58]《大智度論》卷32（大正25，298c）：「復次，一一法有九種：一者、有體；二者、各各有法；如眼、耳雖同四大造，而眼獨能見，耳無見功；又如火以熱為法，而不能潤；三者、諸法各有力；如火以燒為力，水以潤為力；四者、諸法各自有因；五者、諸法各自有緣；六者、諸法各自有果；七者、諸法各自有性；八者、諸法各有限礙；九者、諸法各各有開通方便。諸法生時，體及餘法，凡有九事。知此法各各有體法具足，是名世間下如。知此九法終歸變異盡滅，是名中如。譬如此身生，從不淨出，雖復澡浴嚴飾，終歸不淨。是法非有非無、非生非滅，滅諸觀法，究竟清淨，是名上如。」


� [原書註.59]《大智度論》卷32（大正25，298b）。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85；《空之探究》，p.206、p.222；《印度佛教思想史》，p.368。


� 另參見：印順導師著《空之探究》，p.251-p.252。


� [原書註.60]《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稱揚菩薩品〉（大正8，575c-576a）。


� [原書註.6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序品〉（大正8，217a）。


� 另參照：印順導師著《空之探究》，p.197：「後代的瑜伽派，依《解深密經》意而別為解說：「虛空是譬喻圓成實性的；幻、化等是譬喻依他起性的；別立空華喻，譬喻遍計所執性，在羅什及以前的『放光』、『光讚』，是沒有空華喻的。這樣，幻、化等是說有而不是空了。」


� [原書註.62]《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7b）。


� [原書註.63]《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6a-b）。


� [原書註.64]《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5c-576a）。


�《解深密經》卷2（大正16，694b1-6）。


�《瑜伽師地論》卷74（大正30，706b18-21）。


�《中邊分別論》卷1（大正31，451c3-6）。


�《成唯識論》卷8（大正31，46c8-13）。


�《成唯識論》卷9（大正31，48a9-16）。


� [原書註.65]《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5（大正27，388b）。


� [原書註.66]《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77（大正27，388c）。


� [原書註.67]《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558c）。


� [原書註.68]《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562b）。又卷4（大正8，553c）。


� [原書註.69]《中論》卷4〈觀四諦品〉（大正30，33a）。


�《大毘婆沙論》卷75（大正27，388b21）：「虛空無為，空界有為。」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相無相品〉（大正8，558c6-8）：「佛告欲色界諸天子：『若人問言：「虛空誰之所作？」是人為正問不？』『不也，世尊！虛空無有作者。何以故？虛空無為故。』」


�「虛空非色、不可見、無對」，見於《中阿含經》卷50《中阿含經》卷50《牟犁破群那經》（大正1，745c11-19）［～M. 21. Kakacūpamasutta.］。然有部認為經中的「虛空」實乃「空界」之權說；參見《大毘婆沙論》卷75（大正27，388b21-29）。


� 可參考《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五章 法之施設與發展趨勢〉p.233-234


� [原書註.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562b5-12。


�（1）[原書註.2]《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558c。


（2）參閱《雜阿含經》卷32（906經）大正2，226c20-24：「迦葉！有五因緣，令如來法律，不沒、不忘、不退。何等為五？若比丘於大師所，恭敬、尊重、下意供養，依止而住；若法，若學，若隨順教，若諸梵行大師所稱歎者，恭敬、尊重、下意供養，依止而住。」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558c13-17。


� 按：名相之梵文：法相（dharmatā）、法性（dharmadhātu）、如（tathatā）、實際（bhūtakoṭi）。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2，大正8，378c1-2。


（2）《雜阿含經》卷12（299經）大正2，85b24-29；另參閱《相應部》～S. 12. 1-2. Desanā.


� 印順導師《般若經講記》，p.6：「實相〔般若〕，在論理的說明上，是般若所證的，所以每被想像為「所」邊。同時，在定慧的修持上，即心離執而契入，所以每被倒執為「能」邊。其實，不落能所，更有什麼「所證」與「真心」可說！」


�「如、法性、實際」的解釋，請參閱《大智度論》卷32，大正25，297b24-c24：


「諸法如」，有二種：一者、各各相，二者、實相。


各各相者，如：地，堅相；水，濕相；火，熱相；風，動相，如是等分別諸法，各自有相。


實相者，於各各相中分別，求實不可得，不可破，無諸過失。…一切別相，皆亦如是，是名為「如」。


「法性」者，如前說各各法空，空有差品，是為「如」；同為一空，是為「法性」。


是法性亦有二種：一者、用無著心分別諸法，各自有性故；二者、名無量法，所謂諸法實相。


如《持心經》說：「法性無量，聲聞人雖得法性，以智慧有量故，不能無量說。」


如人雖到大海，以器小故，不能取無量水，是為法性。


「實際」者，以法性為實證，故為際。如阿羅漢，名為住於實際。


� [原書註.3]《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479，大正7，430c。


� [原書註.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02，大正7，8c。


� [原書註.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19c。《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3b。《光讚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150a。


� [原書註.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0，大正8，294c。《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8，大正8，55a。《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135，大正5，736c-737a。又（第二分）卷431，大正7，168a-b。又（第三分）卷504，大正7，567b-c。


� [原書註.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大正8，371c。


� [原書註.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1，大正8，376b。


� [原書註.9]《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大正8，397b。


� [原書註.1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9，大正8，358b。《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14，大正8，101b。《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341，大正6，752a。


�（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三慧品〉卷463，大正7，338b24-26。〈同性品〉卷456，大正7，301b17-20：「以一切法皆住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此中一切皆無差別」。


（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三慧品〉卷526，大正7，696a25-28。〈學時品〉卷520，大正7，665a5-6。


除此之外「唐譯二分本」與「三分本」多處有十二名的合集，如《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歡喜品〉卷402，大正7，8c6-9；《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善現品〉卷491，大正7，497b27-c1。


� 按：名相之梵文：法住（Dharmasthitā）、法位（Dhammaniyāmatā）、不思議性（Acintyatā）。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0，大正8，292a6-1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1，大正8，300a22-27。


� [原書註.11] 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二分）卷460，大正7，327a。2.卷462，大正7，336b。3.卷463，大正7，340b。4.卷473，大正7，394b。


� [原書註.12]《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56，大正7，866c。


�《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2，大正8，543b28-c4。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五分）卷564，大正7，912a1-b8。又參閱《放光般若經》卷6，大正8，45b15-1。


另參考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642-643。


� [原書註.13]《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大正8，390b。《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分）卷378，大正6，952a。又（第二分）卷467，大正7，365a。又（第三分）卷529，大正7，717b。


※另參考《大智度論》卷28，大正25，268a2-b4。


�（1）參考《大智度論》卷5，大正25，95c9- 96b29。


（2）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一冊》〈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偈頌講記〉，p.106-107：「佛法中是以什麼為寶藏呢？陀羅尼，即『總持』之義，共有四種：一、法陀羅尼，即文字陀羅尼。……第二是義陀羅尼，即能夠了解通達義理，並且予以相互貫通。……第三是咒陀羅尼。……第四是勝義陀羅尼，這是與證悟真理有關的。證悟勝義諦，於一切法得通達，才是最上的陀羅尼。」


（3）印順導師《華雨香雲》，p.176：「佛法之核心為法（dharma），大乘之不共為陀羅尼（dhāraṇī）（智度論），並以Dhṛ字根而成。大乘之所以特重陀羅尼者，以即萬化而深入無二之法性（不變之真性，合於持義，此猶為大小共通之「法」義），又即萬化之紛紜，得其中心而攝持無遺（此乃大乘特質）。「無不從此法界流，無不還歸此法界」。攝持萬化於一極，為大乘特有之傾向，亦即陀羅尼獨到之本義。末流偏於咒語，非其本也。」


� （1）[原書註.14]《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三分）卷515，大正7，634b，與「大品本」同。但「二分本」卷449，大正7，268b，「初分本」卷327，大正6，677a-b，作「海印陀羅尼」、「蓮華眾藏陀羅尼」等。「蓮華眾藏陀羅尼」等，出《大集經》〈陀羅尼自在王品〉與〈寶女品〉。


（2）另參考《大智度論》卷5，大正25，96a5-b28；《大智度論》卷28，大正25，268a2-b4。


� [原書註.15] 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5，大正8，402a。2. 卷22，大正8，379c。3.卷20，大正8，364a。4.卷5，大正8，256b。


� [原書註.16]《大智度論》卷48，大正25，408b。


�《俱舍論》卷5〈2 分別根品〉(大正29，29a11-15)：「論曰：等者，等取句身文身。應知此中，名謂作想，如說色、聲、香、味等想；句者謂章，詮義究竟，如說諸行無常等章，或能辯了業用德時相應差別，此章稱句；文者謂字，如說[褒-保+可]阿壹伊等字。」


�《四分律》卷11，大正22，639a7-8。


� [原書註.17]《大智度論》卷48，大正25，408b、409a。


�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39-40：「大乘經中本來傳說一種四十二字母的文字，第一是阿字，最後是荼字，與摩多體文的雅語不同。《華嚴經‧入法界品》說：達羅毘荼（南印的非雅利安人）的彌伽醫師，傳授此種文字。《般若經》的〈摩訶衍品〉，《大集經》的〈陀羅尼自在王品〉，都說到這種字母。這是東方系的佛教，向南發展後所用的南方流行語。上面說到億耳細聲誦的阿槃地語，應該就是此種語。傳說摩訶迦旃延到摩訶刺陀──阿槃地以南，開創多聞分別部。摩訶迦旃延的蜫勒論，即大眾系所用的，龍樹還說他盛行南天竺。分別說系中的曇無德部，也是發展到阿槃提──即阿波蘭多迦的。曇無德部的《四分律》（卷11）說：「字義者，二人共誦，不前不後，阿羅波遮那」。阿羅波遮那，即四十二字的前五字。這可見分別說系發展在南方大陸的，也採用這種語。」


� [原書註.18]《大方廣佛華嚴經》卷76，大正10，418c。


� [原書註.19]《大方廣佛華嚴經》卷46，大正9，693b。


�《四分律》卷11，大正22，639a。


� 惠敏法師、齎因法師《梵語初階》，p.15：「喉音、顎音、反舌音、齒音、唇音。」


� 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307：「『般若』、『華嚴』之字門陀羅尼，亦予秘密法以有力之根據。大眾部「苦言能助」，開音聲佛事之始。至字門陀羅尼，則藉字母之含義，聞聲思義，因之悟入一切法之實相。如「阿」字是「無」義，「不」義，聞唱阿字，即悟入一切法本不生性；此深受婆羅門聲常住論之影響也。其初，猶以此聞聲顧義為悟入實相之方便，繼則以文字為真常之顯現，以之表示佛德及真常之法性矣。以此，昔之密咒，用以為「息災」、「調伏」、「增益」，後則以密咒為成佛之妙方便。「阿字本不生」，固為其重要理論之一。」


� [原書註.20]《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4，大正8，396b。


� [原書註.21]《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5，大正8，256b16-28：「若聞、若受，若誦、若讀、若持，若為他說，如是知，當得二十功德。何等二十？（1）得強識念，（2）得慚愧，（3）得堅固心，（4）得經旨趣，（5）得智慧，（6）得樂說無礙，（7）易得諸餘陀羅尼門，（8）得無疑悔心，（9）得聞善不喜、聞惡不怒，（10）得不高不下住心無增減，（11）得善巧知眾生語，（12）得巧分別五眾、十二入、十八界、十二因緣、四緣、四諦，（13）得巧分別眾生諸根利鈍，（14）得巧知他心，（15）得巧分別日月歲節，（16）得巧分別天耳通，（17）得巧分別宿命通，（18）得巧分別生死通，（19）得能巧說是處非處，（20）得巧知往來坐起等身威儀。須菩提！是陀羅尼門、字門、阿字門等，是名菩薩摩訶薩摩訶衍。」


� [原書註.22]《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6c、579b。


� [原書註.23]《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9，大正8，578b。


� [原書註.24]《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4，大正8，552c。


� [原書註.25]《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2，大正8，310a。


� [原書註.26]《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大正8，385c。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大正8，385c5-6。


� [原書註.27]《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23，大正8，385b-c。


� [原書註.28]《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6，大正8，257c。


� [原書註.29] 莊嚴菩提樹，如《佛本行集經》卷27，大正3，777b-779a；《普曜經》卷5，大正3，515a-516c。


� [原書註.30]《道行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425c。


� [原書註.31]《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537a。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1，大正8，217c23-21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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